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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彤乐（22 岁）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学生

张老师的手背在身后，在教室里走来

走去，反复吟诵着杨万里的诗句“小荷才露

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吱呀晃动的风

扇不断把燥热的气息往窗外赶，遥山镇的

夏天已经来了。

叶小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双手托

腮数着桑葚树上飞来的麻雀，同桌贾明明

趴在桌子上就要睡着了。张老师读完诗，

喝了几口水，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蓝色

大海的故事。孩子们的心像透亮的浪花被

又一次激起，窗外是连绵的山和此起彼伏

的绿。

叶小秋想起了妈妈。妈妈在一座海滨

城市里工作，很久才回遥山镇看她一次。每

次离别前夜，小秋总要妈妈跟她讲许多关

于大海的童话，“等小秋长大了，妈妈也带

小秋去看海”。天蓝色的许诺里，小秋无数

次地憧憬，那些涌动的蓝色有多美，遥山镇

以外的世界又有多大。

下课铃响起的时候，贾明明揉着惺忪

的 眼 睛 从 桌 上 抬 起 头 来 ，“ 上 课 可 真 无 聊

啊”，他伸着懒腰拽了拽小秋的辫子，“笔记

借我抄一下咯”。

“你想不想去看海啊？”小秋递着笔记

本问道。“看海，你有没有搞错哇，我们这离

大海有多远。”明明觉得不可思议。“可我妈

妈说大海特别美。”小秋低下头小声嘀咕。

“我爸爸也说过，很多年前他也看过大海，

后 来 常 常 跟 我 提 起 。”前 桌 林 佳 也 转 过 身

来，“我们就一起去嘛，想办法总可以的”。

张老师正坐在讲桌前聚精会神地批改

课堂作业，于是小秋、明明、林佳三人提着

书包悄悄跑出了教室。山坡上白羊在吃草，

牧羊的老爷爷用草帽盖住脸睡在树荫下。

要坐火车去看海肯定得有钱买票。几

只百灵鸟飞过天空，抖落下些轻白漂亮的

羽毛，小秋提议去森林里多捡些羽毛，拿到

镇里卖。没过多久，他们就背着满满一大书

包的羽毛来到了遥山镇的集市上。

夕阳染红了小半边天空，可羽毛一根

都没有卖出去。小秋叹气道：“那我们就走

路去看海！”河岸边摆渡的老爷爷把他们带

到岸的另一边，“小朋友们过河做什么？”蓝

色湖水里淌着隐约红色的余晖。“我们想去

看海。”林佳抢先回答道。“哈哈，看海，你们

知 道 大 海 有 多 远 吗 ？”“ 反 正 我 们 会 去 到

的。”小秋撇了撇嘴，在心里倔强地说。

“天黑了就快回来，小朋友们别玩太

晚 了 。” 摆 渡 的 爷 爷 划 着 桨 ， 笑 呵 呵 地

说，“我们大山里的河水啊，一点也不比

大海差呢！”

下船后，明明走在最前面，夜莺开始歌

唱。天凉下来，山风簌簌作响，穿山而过的

火车长久地鸣着汽笛，明明挥着书包，试图

让火车等等他们。可火车太快了，每一个车

厢都紧拉着蓝色的窗帘，没有人探出头来

注意到遥山镇里这三个筋疲力尽渴望去看

海的孩子。

天空中蓝色不断下沉，起风了。“我们

是不是回不去了啊？”林佳走得越来越慢，

在一堆稻草垛下蹲了下来，蜷起身体，小秋

和明明也停了下来，他们靠着彼此的肩膀

取暖。田野里的稻草人好像在风中舞蹈，更

远一点的地方，小草屋里零星的灯光一盏

一盏熄灭。

“你们害怕吗？”小秋坐在明明和林佳

之间，问大家，“我们明天要是回不去学校，

也看不到大海，该怎么办啊？”“那我们就继

续走，走到世界的尽头。”三个孩子昏昏欲

睡，三颗小小的纯真的心紧紧挨在一起。

梦中是蓝色的大海，寥若晨星的船在

他们梦的边缘航行。月亮是颗黄色的水果

糖，黑暗里的紫葡萄已经成熟。他们驾乘的

蓝鲸在海浪里跃然而起，满身水汽，披着蓝

色的雾。海浪弹奏出更多童话里的乐章，岛

屿里的花瓣凋落又重生，遥山镇里的星星

在海面上闪着蓝色的光芒。

直 到 一 束 亮 黄 的 光 照 向 贾 明 明 的 眼

睛。他的爸爸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举着手

电筒站在眼前。“这么晚了不回家，你们在

这做什么？！”贾叔叔好像非常生气，明明蜷

在草垛下，又怕又冷，一言不发。

叶小秋看到，妈妈跟在张老师身后也

匆匆跑了过来，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好像一场梦。

“ 还 好 没 跑 到 米 香 镇 ，不 然 可 就 麻 烦

了。”小秋妈妈在一旁焦急地说着。原来他

们走了这么久，连遥山镇都还没有走出呢，

世界有多大，大海又有多遥远，小秋觉得不

可思议极了！

“小秋，快和妈妈去赶火车。”张老师把

叶小秋拉起来，转身对她妈妈说，“还好没

耽误了时间，你们快走吧。”

原来，跟着妈妈去城里治病的外婆，这

些天病情又恶化了。妈妈放下工作，匆忙地

赶回来想要带小秋过去再看看外婆。小秋

这才发现，妈妈的眼睛红红的，拉着她的手

也冰凉如水。

遥山镇今晚的最后一班火车就要开来

了，终点是遥远的海滨城市，小秋和妈妈坐

在那列绿色的铁皮车里。火车穿过山岗，跨

向大桥，小秋掀起蓝色的窗帘，月色明朗。

她想到外婆，想到月色下外婆晃着芭蕉扇

给她讲过的人鱼公主的故事。

贾明明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眯着眼

睡，张老师牵着林佳绕过哗哗作响的杨树

林，他们被同一轮明月照着，奔往遥山镇里

几处不同的灯火。而小秋也见到了大海，她

穿着蓝色连衣裙捡拾贝壳海螺，并天真地

祈愿看到人鱼公主的尾翼。

再 次 回 到 遥 山 镇 的 时 候 天 色 已 然 入

秋。透亮的蓝色变成薄薄的翅膀，在张老师

念着乏味古诗词的窗外徘旋。那些梦境在

孩子们洁净而坚贞的心间猛烈涌动之后又

渐渐归于平息，变得遥远而辽阔。

蓝色大海的梦境（小说）

王璐琪

春 末 夏 初 的 空 气 被 太 阳 烤 得 体 积 膨

胀，直至夕阳余光散去，还热腾着。晚饭后，

睡觉前是弄堂里的小孩出来玩的时间，孩

子数量多，发出的嬉闹声波澜壮阔，也正是

因为孩子多，一些小商贩担着自家的商品，

地上铺块布，或瓜果桃李，或塑料玩具，或

纸笔本子。

悠长的叫卖声在细碎的孩童玩乐声中

穿梭，趁着温柔夜色，宛如春季落幕前的

挽歌。

有个卖桃的人，脚底下搁一只篮子，篮

子里码着一堆桃，并非培育出来的多汁柔

软的水蜜桃，而是自家院子里长的青桃。桃

在初长时要掐掉一些，好让营养只供给有

望长得更大的桃，他应该没有掐过，而是贪

心地都留了下来，以至于他的桃个头萎缩，

只有杏般大小，且青红相间，蒙着一层浑浊

的毛。桃气芬芳，但他的桃一股涩气。

他沉默寡言，别人用电喇叭录了叫卖

声，反复播放，他揣着手蹲在地上，一声

不吭，看孩子玩游戏看入迷了，跟着咧嘴

笑几声。夜色将至，路灯未亮，他的面孔

模糊不清，只看得见一排白牙齿，知道他

是在笑的。

他五十多岁，跟母亲住在弄堂中段，桃

是他母亲种的，他没媳妇也没孩子，大人们

叫他“老梆子”，起初孩子也跟着叫，后来被

大人骂，才知道“老梆子”是骂人的话。但大

人们谈及他，仍旧一口一个“老梆子”叫得

利索。弄堂里的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孩

子说脏话还是要管。

桃几乎没人买，他不急也不燥，屁股稳

稳当当坐在马扎子上，看孩子蹦跳，这一批

桃 放 软 和 了 ，放 不 住 了 ，再 放 到 次 日 要 烂

掉，又无人买，便分给热得满头大汗的孩子

们。他把筐拎到一家人的水龙头前，这家的

水是用抽水机抽上来的地下水，比普通水

温度低，一筐青桃淋了冰冰凉凉的水，也并

没有变得更好吃，洗得再干净，咬一口舌头

也麻麻的，仿佛褪不净的桃毛扎进了肉里。

分完这一筐软桃，第二天他仍旧坐在

原处看我们玩耍，筐里盛着新摘的青桃，码

放整齐，一共四排，每排八个，小而局促。因

他在旁边看着，便成了公正的法官，谁违反

了游戏规则，不服气的人手一指，“不信问

他，他看着呢。”

他便当真站起来，走到孩子们中间，

把所看到的掰开揉碎讲一场，力证正义的

一方。

他的确看得认真，没有偏差。

那 是 个 普 通 的 傍 晚 ， 他 坐 在 马 扎 子

上，与隔壁摊位的人说话，忽然有人喊，

你妈上厕所摔倒了。他慌得站起来就往家

赶，两边摊位上的人也跟着他后面跑，我

们停下来，只见在外头吃饭的大人们放下

碗筷，涌向他家门口。羊肠子一样细的弄

堂堵住了，不一会儿，等不及救护车，六

个人抬着他的老母亲出来了，他的老母亲

卧在躺椅上，男人们手抬着椅子腿，大声

驱赶着我们让路。

一切发生得突然，结束得迅速，我们只

从人缝里瞥见他老母亲的白头发，没有光

泽的白脑袋枕在竹枕上。

孩子善忘，待人群散净，继续着游戏，

天完全黑了，开始有孩子被陆续喊回家。我

们这才发现平日里的商贩今天意外地都走

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筐和马扎子。

“ 他 的 桃 忘 了 拿 回 去 了 。” 一 个 大 孩

子 喊 。“ 那 我 们 等 他 回 来 吧 。” 一 个 女 孩

子回应。

于是我们围着筐挨个坐下，抱着腿等

他，弄堂口望了又望，熟悉的身影并没有

出现。

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远远叫我们赶紧

回家，声音急促，我们也察觉到今天气氛的

不正常，害怕惊惶却不知为何。天空颜色越

发深了，靛蓝得犹如被水冲洗过。我们从未

在外面玩这么晚过，有了想回家的念头。

“放在外面不要紧吧？”

“要不然我们给他送回去吧？”

“我们吃了吧？”

最后一个提议不错，但很快被我们当

中 最 有 主 意 的 孩 子 否 决 了 。“ 他 又 卖 不 出

去，每次不都给我们吃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搬着马扎子，抬着

筐，把桃给他送了回去。走得匆忙，他虚掩

着门，通风不好，从门缝里散发着一股长年

累月发酵的菜油味，院子幽暗，大桃树黑黢

黢地立着，夜幕给它的枝丫修剪得如同木

刻画。

我们把桃和马扎子放在他的树下。正要

走时，忽然大孩子说，桃少了一个。伸头看看，

因为桃码得整齐，最左边的确少了一个。

于是我们开始自查，在大孩子的监督

下，乖巧地把手摊开，最后桃在最小的那

个孩子的兜里找到了，他被迫把桃拿了出

来，递出去的时候又不舍得，紧紧攥在手

心里。

是我把他的手掰开的，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小胖手，没骨节似的绵软，手心里捏着

一只完全没熟的青桃，一点儿红影子都没

有 ， 在 手 里 攥 久 了 ， 被 手 汗 浸 得 湿 漉 漉

的，桃毛全磨掉了，夜色下青翠得剔透，

仿佛一颗宝石。

放回桃子中央，它看上去很不一样。

树上还有许多毛桃，隐在树叶丛中，等着

明天的夏季阳光给它们染上红。

青 桃

张喆（24 岁）
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初中背古文的时候，我们都曾背过一

句“余忆幼时，能张目对日”，当时看着文

中 的 “ 夏 蚊 成 雷 ， 私 拟 作 群 鹤 舞 空 ” 或

“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只是觉得拗

口难背，长大了再看，倒是能从里面看出

几分乐趣和与自己童年的相似处来。

如果把过往的时光写成一本书，那我

并不是一个好的记录者和收藏家。和朋友

聚 餐 时 ， 我 们 也 会 围 坐 在 一 起 说 说 小 时

候，可是很多次，我努力摇晃着记忆的存

钱罐，从小小的开口掉出的却不是连续的

童年记忆，而只是几块斑斓的碎片。很多

次，我就是随手翻检着这些碎片，试图拼

凑起完整的从前。

其中的一块碎片里，藏着一捧幼时的

雪。北方的孩子对于雪从不陌生，从小我

们就熟悉了看它们从天上来，从树上结出

的雾凇里来，也从“泼水成冰”的那个小

杯子里来。

每次身边陆陆续续有同学因为感冒请

假的时候，那就是冬天来了。冬天是奶奶

的数九歌和爷爷的大棚，是长长的寒假和

热闹的春节，也是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

雪。说不准哪天早上起来，地上就早已铺

上了一层厚厚的白。大人们爬上房顶，一

边 把 厚 厚 的 雪 推 下 来 ， 一 边 开 心 地 笑 ：

“来年地里肯定虫少！”小孩儿们则挤在屋

檐下，乐此不疲地看那些雪的瀑布。那些

雪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或者三五成群举着

比 自 己 还 高 的 铁 锨 ， 拍 出 一 个 丑 丑 的 雪

人；或者戴上厚厚的手套，打上一天轰轰

烈烈的雪仗。村里有一块背阴的土坡，雪

尤其不容易化，拿上一块厚纸板，那里就

成了雪道。大家带着几分运动员的气势在

坡顶默契地排着队，比谁滑得更远，也比

谁摔得狼狈，“嗖嗖嗖”地滑过一个又一

个冬天。

另一块儿碎片里躲着一只狗，那是一

只通身长着淡黄色毛发的小土狗。每天早

晨，它就会准时用两条前腿扒在炕沿上，

把人挨个舔醒，以至于后来爷爷奶奶不得

不早起躲过这场洗脸仪式。等放学时，他

又 会 准 时 在 门 口 等 我 ， 连 奶 奶 也 感 叹 ：

“你说它又不会看表，怎么掐点儿掐得这

么准呢？”

还有一些碎片，可能是努力攒钱后买

的那张音乐贺卡，送给了小学毕业时分开

的朋友，那是第一次用“仪式感”度过离

别；可能是充满错别字的一封道歉信，送

出去之前还在“自尊”与“友情”之间的

纠结中被揉搓得发皱；可能是一下午才赢

来的一颗特别好看的玻璃珠，直到现在也

舍不得扔，仍旧放在自己的化妆台上⋯⋯

这些碎片就像拼图里的一个一个小块

儿，拼凑不出完整的童年，只拼成一个长

大的我。我努力从这些残缺的画面中窥见

了童心的一角，那是爱着生活的一切、也

被一切爱着的一角。

现在的我们已经努力长成了大人，也

许我们没能成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那个未

来的自己，但是没关系，我们经过的那个

童年，就像是一个温柔又充满无限可能的

春天。而现在的我们保持童心，就是春天

已经走了，我们也还是能怀抱着发芽的心

情，打开一本崭新的“幼时记趣”，并郑

重地写下几个大字：正在记录中。

我的“幼时记趣”

姜士冬（22 岁）
长春师范大学学生

那时候，一天很长，太阳落下得慢，将

云朵都染成了红色。那时候，晚上还能看到

大片的星星，亮闪闪的，夜空下的我哼唱着

歌谣。那时候，我还是小小少年，对这个世

界抱有大大的幻想。

童年是不声不响离开的，我没有来得

及与它道别。想来，长大后的许多道别，都

是不声不响的，悄悄离开，悄悄归来，不需

要太多的语言，语言往往很苍白无力。当我

意识到童年已逝，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

抱抱还不想长大的自己。

感谢上天，赐予我一个美好且完整的

童年，在乡村初生，在乡村长大，我喜欢光

着脚丫在土地上行走，仿佛自己落地生根，

回归大地。

村子不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与我同

龄的小伙伴也就七八个。我们一起去村东

头 的 小 学 上 学，一 起 玩 游 戏 ，就 连 偶 尔 打

架，也都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嘛，没有深仇

大恨的，几天后又成了好朋友。谁都不再提

打架这件事，就好像打架这件事从来没有

发生过。

童年的夏天是美的，院子里的菜花都

开着，就连果树的枝条上，也开着各种颜色

的花儿。奶奶喜欢种花，将院子的前前后后

都种满了花。花都开了，姹紫嫣红的，蜜蜂

在嗡嗡嗡地采蜜，蝴蝶在院子里相互追逐。

下过一场雨后，天边还会出现七色彩虹。

奶奶指着彩虹对我说，那是天上下雨，

淋湿了仙女们的衣服，于是呀，仙女们就搭

起彩虹色的晾衣竿，在晾衣服呢！年少无知

的我，竟然信以为真。后来有几次下雨，雨

过天晴后却没有出现彩虹。我问奶奶为什

么没有彩虹呢？奶奶回答，那是仙女们都没

有外出，没有淋到雨，自然不用晒衣服了。

小时候多傻，对很多事情都深信不疑。

家里养了十多年的阿黄老了，牙都快掉光

了，见到生人也不会汪汪叫了。有一天，阿

黄连早饭都没有吃，我叫它，它没有理我。

我知道它听到了，因为我叫得很大声，一定

是它在装睡。

等我放学回家后，发现狗窝里的阿黄

不 见 了 。我 问 奶 奶 ，奶 奶 说 仙 女 瞧 见 了 阿

黄，很喜欢它，就把阿黄接到天上去了。能

到天上去自然是好的，我叹了一口气，心想

要是早点回来就好了，说不定还能看到仙

女长什么样子。

我自然相信仙女的存在了，我读过《西

游记》，那里面就有很多仙女，还有会使用

金箍棒的猴子，十分贪吃的猪八戒。我总会

抬着头，呆呆地望着，盼着能见到仙女。天

空中的云朵变换着模样，有时候就有一朵

长得很像仙女。

是不是当我知道这世间没有仙女的时

候，我的童年就结束了呢？后来，离开乡村，

去了城里继续念书。我发现夜空中的星星

少了，就连北斗七星都不能常见了。城市的

夏天很热，密不透风的热，少了花香，也不

见相互追逐的白蝴蝶。

昨夜，我梦到了仙女，她的衣服被雨淋

湿了，她搭起彩虹桥，晾起了衣服。奇怪，怎

么没见到仙女身旁的阿黄呢？一定是偷跑

到哪里玩去了。醒来，窗外的雨下得淅淅沥

沥，有几声狗吠，我却叫不出它的名字。

细语童年

李霜氤 （30 岁）
上海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

那岛屿终日被平静的水域包围着。水

面通常清澈如镜，偶尔被不知名的力量翻

搅起深海底部的泥浆，水就变成了黄色，

浑浊不堪。但平日里，雨后的阳光轻轻抚

弄摇曳的植物，有几分婀娜。

游人乘着绿色柔软的船来到这里，亦

可在高大的绿色植物下小憩。若来的是文

人墨客，便可吟诗作对，将细碎的灵感刻

录于植物的表皮，或者质地坚固的沙砾。

那些思绪的碎片，或许会随着岁月风化消

失，也许会幸运地留下来，万古流芳。

这是一处名胜之地，游人找到它亦需

要机缘。通常需要一场雨，还有一个独具

匠心和童心的人⋯⋯

“你们快来吃饭，别再玩泥巴和蚂蚁

了！”一个来自现实世界的大人声音把我

从这个现实的梦境里拉回来。是姨妈的声

音，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假期我要寄住在

这位远房姨妈家里。

去年差不多也是这样。去年，姨妈的

儿子、我的表哥教我用泥巴来构筑城堡，

还教我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例如突兀尖

顶 的 哥 特 式 、 圆 而 优 雅 的 巴 洛 克 式 ， 等

等。表哥说，他长大想当建筑设计师。那

时候，我坚定地认为，表哥长大后会如愿

以偿，设计出漂亮而别具一格的建筑。

我回头，看见表哥背着书包，面无表

情地走进屋子里。

自从参加补习班，表哥再也不陪我玩

泥巴了。即使是表哥放假的时候，我也不

敢提让表哥陪我玩泥巴。我怕表哥会一边

拒绝我，一边眼神中流露出“我不要玩这

些小孩子的玩意儿”的神情，那是我不愿

意面对的。

吃完饭，我回到了院子里。刚刚下过一

场雨，我用泥沙堆起的“小岛”被带着泥土

味的水包围住，上面的小草也被水珠压得轻

轻摇曳。我把几只蚂蚁抓到一片青翠的叶子

上，让它们乘着叶子船，去岛上“探险”。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我

忍不住吟诵起李白的诗。

我出生的城市虽然地处沿海，我却很

少看见海。我家乡的海边也没有椰子树。

我 仅 仅 在 杂 志 上 看 见 过 高 大 婀 娜 的 椰 子

树 ， 金 光 闪 闪 的 海 滩 ， 还 有 载 满 游 客 的

船。眼前这小小的墙角和我童年的小岛，

是我最向往的梦境。

蹲在墙角看了一会儿蚂蚁后，我回到

屋子里，正好看见姨妈在训斥表哥。

“你呀！就这样不努力，这么简单的

题都错，以后成绩不定差到什么程度。长

大能干吗，喝西北风吗？”

我看到表哥低着头。

多年后，表哥说过，他不喜欢数学，

可偏偏他的妈妈就是数学老师。表哥被姨

妈批评不断，逐渐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

如果当时的他知道，学好数学对成为一个

建筑师很有帮助，或许他不会那么讨厌数

学吧。

可惜，当年没人告诉他。

没 人 陪 我 玩 ， 我 便 自 己 读 着 表 哥 的

书。读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惊

奇地发现，鲁迅先生的百草园、赤练蛇、

覆盆子、蟋蟀，和我的蚂蚁、树叶、椰子

树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我拿着课本，跑

向刚刚备课完在灯下小憩的姨妈。

“姨妈，我特别喜欢这篇文呢！您家

的院子，多像那百草园啊⋯⋯”

姨妈似乎倦了，微笑一下，合上面前

的书本，对我说：“鲁迅先生是大家，我

们普通人哪儿能比呢，我可看不懂这些。”

那一刻，我非常希望能穿越时空，去

找鲁迅先生一番倾谈。我相信，他会懂我

的小岛。可惜，现实中没有时光机。

从姨妈的书房出来，我也合上书本，

关掉灯，爬上床铺。

第二天清晨，我又望向我的小岛。水

似乎蒸发了不少，树叶小船也搁浅在了水

泥和红砖旁边，蚂蚁们不知所踪。阳光正

烈，不一会儿，院子里的水就干了。

表哥已经背上书包，前往补习班⋯⋯

多年后，表哥考上了大学，可惜离他

的建筑学专业差几分，于是选择了会计专

业。他对专业也算满意。不知他是否还记

得他当建筑师的梦想，但我始终记得我的

小岛。

童年的小岛
戴霆宇 （23 岁）
法国尼斯索菲亚大学学生

喜欢卡片、玩偶、有耳朵的帽子
喜欢把人间的细语对万物表达
交换、释怀目光里的坚硬与晦涩

我喜欢的事情是刻写年轮的笔
曾经被成长浪费的笔墨
在可爱的概念中
把标点藏进时间，装点童话
请所有的美好搬进城堡
在窗边，花花草草尽展歌喉

把影子晾晒后铺成被子
用梦为世界盖上柔软的印章
在人的背后，重新长出了翅膀

除了童心，我找不到更美好的词语
能配得上玫瑰花上的露珠
以及你眼中蠢蠢欲动的晨曦和鸟鸣

童心便是
喜欢歌唱

编 者 的 话

长大的你，还记得自己的童心吗？年龄一点点增加，我们或多或少会被磨去一
些棱角，但藏在内心角落的那颗童心，可不要让它彻底被埋没。童心是真实，更是
珍宝，会让成长中的你，看到不一样的精彩。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 ,与“五月”一起成长。扫
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是一片更
大的文学花海。

致

童

心

漫画：程璨


